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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化机器翻译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对翻译工作者及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文章通过分析基于规则、基于统计、基于实例、基于深度学习四种类型机器翻译的基本工作原理，提出获得良好翻译效果的有效方式是在利用机器翻译高效优势的同时，发挥人类译员的质量把关作用，形成人机协同翻译模式。为了让翻译工作者能在人机协同翻译时代充分发挥把关作用，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必须聚焦学习者成为翻译把关人所需的核心能力。一方面培养其熟练运用翻译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序提升翻译学习者们的母语和外语应用能力、语境适应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与时俱进地培养多栖式语言服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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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更替，越来越多领域开始借助机器翻译来完成跨语言交际活动，为高校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文曲星电子词典流行于市，这种便携易操作的翻译工具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了便利。1996年，金山词霸的出现让人们可以一次性把整个句子翻译出来，众人感叹计算机技术将翻译带入了新时代。进入21世纪后，以智能化驱动的机器翻译技术已经越来越接近人类的自我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ChatGTP的出现，对翻译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市面上的人工智能翻译软件和翻译机层出不穷，内载的具体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完全不懂外语的人也可以在翻译机器的帮助下毫无压力地完成一般性语言学习、出国旅行、商务洽谈等活动。2018年8月，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上表示，翻译工作的大多数岗位都将被翻译机器代替，因为只要有数据，只要有规律可循的领域，机器就可以学习顶尖专家知识，达到一流专家水平，从而超过90%从业人员[1]。各种翻译软件和翻译机器的开发和应用使得社会各界开始质疑传统人工翻译存在的意义，外语教育界在行业与产业需求变化的影响下，开始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手段、培养资源建设、培养环境建设等方面综合考虑现代外语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路径[2-5]。
人机协同局面势必持续发展，大量只需要简单判断和识别便能完成的重复性工作将被机器取代，但需要创新意识、人文底蕴、情感投入的个性化工作始终离不开人类的参与和人类主体性的发挥，翻译工作便是其中之一。在机器或软件的辅助下，不同译者在译前、译中、译后三阶段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情况将直接影响译文质量，译者的把关过程也恰恰展现了机器所不可取代的人类译员的核心能力。本文结合信息社会的人机协同翻译发展趋势，从“机译+人译”协同工作的特点出发，针对高校翻译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出具体方向与方法。
二、机器翻译的工作原理及社会应用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指“运用机器，通过特定的计算机程序将一种书写形式或声音形式的自然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书写形式或声音形式的自然语言”[6]。根据工作原理，机器翻译可分为基于规则、基于实例、基于统计、基于深度学习四种类型，体现了人类运用计算机辅助完成翻译任务的技术发展过程。目前，这些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我们必须看到它们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便利，但从提高翻译质量和培养新时代翻译人才的角度出发，我们非常有必要探索其在社会运用中表现出的短板。 
（一）机器翻译的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Rule-based MT），其基本思想认为，一个语义无限的句子可以由有限的规则推导出来，这些规则包括词法转换规则、句法转换规则、语义转换规则和中间语转换生成规则。人是规则的书写者，他们的认知程度和主观意识必定影响规则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同时，人类的语言在随时随地发展变化，语言表达习惯也千差万别，但规则系统不可能随时增减或修改，其容错能力也无法做到将所有规范与不规范的表述全部正确归入恰当的语言转换规则中，所以当有限的规则遇到万变的语言现象时，基于规则的翻译机器便会出现错译或翻译失败的情况，暴露了该类型翻译技术在实时性方面的弱点。 
第二种是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Statistics-based MT）。该类型通过对大量的平行语料进行统计分析，构建统计翻译模型，进而使用此模型进行翻译。这种方法不再受制于人类提供的语言生成与转换规则，而是以数据为中心，建立语料统计模型，“通过数学模型描述自然语言的转化过程，在大规模多语言文本数据上自动训练数学模型” [7]，从而组合出翻译所需的信息。该翻译技术所需的机器虚拟内存较小，更为亲民。但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本身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工作，一些特殊用途翻译任务还需要有特殊定制的平行语料库才能实现精准翻译的目的，而有研究显示，“除了中文、英文等资源丰富的语言，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缺乏大规模、高质量、广覆盖率的平行语料库。即使对于中文和英文，现有平行语料库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政府文献和时政新闻，对于绝大多数领域而言依然严重缺乏数据”[7]。由此看来，该机器翻译技术有效服务社会有赖于开发者们及时对语料库进行扩容和维护。
第三种是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Example-based MT），仍依托语料库开展翻译活动。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该类型不需要对语言进行使用规则分析，也不需要建立翻译模型，而是通过建立多语对照的翻译实例库，在实例库中查找和复现相似度最高的表达，是一种通过类比获取翻译的方法。这种原理的机器翻译同样受制于语料库资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多语之间的相似度指的是语言结构的相似度，而非语境的相似度，这种仅依据语言片段的匹配来实现的语际转化容易出现文不对题的情况。
第四种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翻译（Deep learning-based MT），主要指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eural MT），是21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翻译技术，由谷歌公司首先运用于Google翻译等产品中，进一步提高了译语的准确性和可读性[6]。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会模仿人脑的神经元进行学习和信息收集，结合输入的语料库对所需翻译内容进行上下文关联理解，同时还具有生成自然语言中所没有的表达方式的能力，对表述规范的原语和西化的原语有极精准的转化度。但当它面对中文的一词多性、一词多意，汉语特色突出的押韵、谐音、列锦、隐喻等修辞表达，源文本质量较低等情况时，往往体现出明显的无力，出现大量错译、漏译。
   （二）机器翻译的应用情况
进入21世纪后，机器翻译已从少数专业人群向社会各行各业，甚至各个家庭中普及。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北京市各服务行业掀起了英语学习高潮。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景点讲解员、地铁站工作人员……随时随地都在练习英语日常交际用语。十几年后的今天，服务行业从业者们不再为自己不懂外语，无法服务外国朋友而惋惜，一线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经常载“老外”，借助智能翻译软件，基本沟通毫无问题。语言不通是境外游的主要障碍，机器翻译技术为境外游带来了新的春天。由于语言障碍，曾经的境外游以跟团为主，现在只需使用在线翻译软件就能惬意地实现自由行。看不懂的文字可以拍照翻译，说不出的表达可以借翻译软件来发声，吃住游购娱过程中需要交流的地方全部可以借助翻译软件来完成。如果说翻译软件仅能满足一般生活场景的翻译，那么有硬件加持的翻译机则减少了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在翻译方面的不少压力，一些国际会议上甚至出现了由同传翻译机器代替高精尖同传人员来完成会议翻译任务的局面。

翻译软件和翻译机器的日益普及让人们产生了“日后机器翻译将完全取代人工翻译”的声音。“一小时翻译”公司首席执行奥弗·绍尚表示，几年前，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翻译的质量仅能让大家大致了解文本内容，专业译员一般宁肯自己重新翻译一遍，现在通过神经机器翻译获得的译文只需译员稍作修改便能定稿[8]。目前人们广泛运用的机器翻译技术真的能达到如此高的精确度吗？笔者以杜甫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翻译为例检索了百度、有道、谷歌、搜狗在线翻译软件。其中，百度翻译出现漏译，且译文句法结构缺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句子；谷歌和搜狗达到了传达了诗意，但音美和形美荡然无存，只有有道收录了意美、音美、形美均得以考虑的许渊冲先生译文。另有一例亦可充分证明人译的不可替代性。2021年3月，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杨洁篪厉声驳斥美方的那一段话，若由翻译机替代译员张京进行翻译，原语的气势必定大打折扣。这种人类根据现场语境来思考和决定的应变能力是机器翻译无法替代的。此外，翻译机在一些国际活动中屡次出现翻译失误的案例也证明了机器无法完全替代人类译员的事实。
人机协同翻译模式将成为未来绝大多数行业开展跨语言交际活动的主要模式，机器帮助人类完成简单重复的翻译任务，人类则在译前、译中、译后对译文进行加工，提高翻译效率、把关翻译质量。2018年，科大讯飞公司的执行总裁和上海外国语学院高翻学院专家们在新品发布会上分别代表业界和学界表示，未来的翻译是人和机器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器只能够取代翻译任务中技能比较单一的部分[9]，有创造性的内容、需要语境支持的内容、需要文化关联的内容等都是机器翻译所不能取代的。
“简单”“重复”“技能单一”都是对翻译任务的抽象描述，机器翻译具体适合承担何种翻译任务，可根据原语文本的性质来进行一个大致划分。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以不同语言的功能为依据，将文本划分为“信息（informative）文本”“表情（expressive）文本”和“感染（operative）文本”三种类型[10]，每种文本需要根据其功能特点来选择翻译方法与手段。如，说明书、条约、商务信件、官方文件等信息文本，注重信息的传意和精准，表述方式客观直接、规范性强，采用机器翻译更加方便快捷；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属于表情文本，特别注重文体、风格、意象、意境的传达，其中还蕴含大量修辞手法，机器翻译以其现有的语料库和分析能力，尚且无法单独完成较理想译文的输出，必须有人工译员的编辑加工；对于广告、海报、现场采访、会议发言等感染文本，对原语和译语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场语境有较高要求，翻译机器目前基本做不到根据指示意翻译出联想意。
三、机器翻译对翻译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的启示
核心能力即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手几乎无法达到的能力。智能化时代，机器翻译对于翻译人才而言即是对手，翻译人员需要将对手的能力为我所用，并以“我”的能力弥补对手的不足，以计算机辅助为手段，促进人机协同翻译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适应现代翻译职业“知识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任务快速化、质量标准化和工作团队化” 的新特点[11]。时代的变化带来对翻译人才核心能力要求的变化。智能化时代到来之前不会被提及的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在人机协同翻译模式下必须成为翻译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曾经已经被纳入翻译人才核心能力的母语和外语应用能力、语境适应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必须具有时代化的新内涵和新目标。
（一）落实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目标
熟练掌握翻译技术是把关的前提。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借助语言智能技术和语料库技术开展翻译活动是现代翻译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当广大非翻译专业人事在使用机器翻译的时候，专业化的翻译人员应该能够借助计算机化工具辅助开展以人为主导的翻译工作，在高速的同时获得更精准的译文，体现翻译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近十年来，国内外翻译行业在政策和措施方面对翻译人才翻译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给予了充分重视。国外方面，欧盟翻译硕士项目（EMT）的教学大纲已将翻译人才的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作为重点内容之一，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多所高校均为培养翻译人才开设了系统的翻译技术课程。国内方面，自2012年起，中国翻译协会举办的全国翻译专业师资培训中就增加了“翻译、本地化技术与项目管理”课程，覆盖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应用、翻译与本地化项目管理理念及技术的多个方面。国家教育部2019年颁布的《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中正式确立了翻译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并将翻译技术类课程列入翻译专业核心课程之一[12]。截至2019年，全国253所开设翻译硕士专业（MTI）的高校和281所开设翻译本科专业（BTI）的高校中，大部分设置了翻译技术运用的相关课程。在全国MTI教指委公布的《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中，《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被列入翻译硕士9门核心课程之一[13]。
翻译人才培养的上层设计已经充分表现出对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视，但基层具体实施情况差强人意，主要表现在师资水平、设备软件、教学效果三个方面。2022年3月，笔者通过问卷星对北京、上海、广州、河南、湖北、湖南六个省市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课程的部分院校师生展开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教师卷67份，有效学生卷211份。通过对教师卷的统计发现，43.3%的教师认为自己或本校任课教师缺乏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系统学习背景；32.8%的教师表示，学校没有提供授课所需的机房或能满足实操的软件，理论转化应用难以实现。通过对学生卷的统计发现，62.1%的学生仅知晓Transmate、Trados、云译客等常见翻译软件中的一种，多数为所学课程依托的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习者们对翻译技术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84.4%的学生表示，平时翻译主要用有道、百度、谷歌、必应等在线词典辅助翻译，因为专业的翻译软件操作不如这些词典方便。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翻译专业人才的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任重而道远。信息社会的翻译人才急需与时俱进地了解常见、常用、最新翻译技术的异同，并熟练掌握1-2种专业翻译软件的用法，能科学运用翻译软件提升翻译质量。
（二）重视母语应用能力的专业化发展
机器无法逾越的方面应该成为翻译人才培养着重关注的方面。汉语的博大精深使机器很难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解码其内涵。虽然当前的神经翻译机器已经具备了解读长距离指代的能力，但汉语的意合特点使其表达方式千差万别，机器对句子结构、性数搭配、多义词、反语、意象等的误读时有发生。除了汉译英的解码失误，机器翻译在英译汉方面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大多出现在不地道的汉语表述和对文化的误读方面。译前沟通、译中协调、译后编辑的“翻译三步曲”就是通过人类译者的协助来获得良好翻译效果的重要步骤。当基础性翻译工作由机器替代完成时，有扎实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的人类译者就是这项翻译工作质量的把关者。

母语水平与外语翻译能力相关性研究的大量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了母语水平对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翻译传播中国典籍时，对母语的要求更非一般母语能力之所及。国内外学界关于“译出去”和“译进来”到底该由谁来译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只要在于对译者外语水平的担忧。但学界似乎忽视了译者的母语水平对译文质量的影响。新一代的译者大多为高校培养的专门人才，高校对翻译专业学习者母语水平与母语文化水平的过度信任易导致学习者对母语规范用法的生疏和对母语文化了解的欠缺。
当前，国内高校翻译人才培养存在“重外语轻汉语”“重域外文化轻母语文化”的情况，主要体现在缺乏系统开设母语语言与文化学习相关课程，第二课堂和专业实践也很少开展母语语言和文化主题活动。有的高校本科阶段以公共课性质零星开设了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到硕士阶段则戛然而止；有的仅在硕士阶段开设一门母语文化课程；还有的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均未开设母语能力培养课程和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在硕士入学考试中均有汉语言文学相关科目的测试，从翻译人才培养的源头来提醒和保证学生对母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值得推广。只有有计划地持续输入汉语语言与文化知识，才能保证翻译人才保持高质量的汉语输出能力。
（三）高精专培养外语应用能力
翻译行业工种繁多，一些基础性翻译工作将来很有可能被智能翻译机器完全取代，但带有创造性、鉴别性的翻译工种，以及专业性、综合性非常强的工种不可能被翻译机器取代。所以，市场召唤高校培养无法被机器替代的高精尖翻译专门人才。
国际会议的现场同传和交传均属于专业性极高的工作，除了扎实的翻译基本功、与时俱进的知识储备、广泛的知识面，还需要超强的现场分析和应变能力。口译员需要随时把握现场语境，即时与发言人做好沟通，才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发言人用语的真实意图。目前，全球范围内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才非常有限。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简称AIIC）是全球会议口译员协会中影响力最大的组织，截止至2019年仅3000左右会员，其中汉语普通话会员不到100人，而每年需要进行汉英同传的国际会议不下万场，巨大的市场需求为翻译专业精英人才的培养吹响了号角。翻译精英的培养不在一朝一夕，是长期知识积累和业务实践循环互促的结果。学校教育是翻译精英培养的基础阶段，夯实基础才能搭建高楼大厦。人工智能翻译机器的翻译能力日益强大，学校在为精英培养打基础的过程中，需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机器翻译所不具备的能力，如语境分析能力、现场应变能力、逻辑思辨能力、人文关怀素养等，让学生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与翻译机器互助互利、共存共生。 
（四）沉浸式培养语境适应与跨文化沟通能力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翻译活动的开展是为了将译作传播，而非自我欣赏。在翻译传播活动中，译者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他们在宏大的社会语境中开展翻译活动，需要与翻译传播过程内部的传播主体、媒介、受众，以及传播系统外部的原作者频繁互动，交换意见，以保证译语质量。根据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对语境的描述，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种，前者通过交际中的话语结构和上下文情境来传达，后者则由交际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交际者身份与情绪等因素来营造。“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都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和任何基本词义”[14]，而“机器翻译只受制于词汇和语句层面的语言语境”[15]，加之当前的神经机器翻译缺失将原文句子进行小句及更小要素切分的精细化过程[14]，能完全理解人类交际的语境，并精确地传达语境意义目前还无法实现。正因如此，翻译机器加入翻译传播活动并不代表人类译者的退出，而是“机译+人译”新组合的出现。翻译机器不具备根据不同语境来临场思考和应变的能力，也不具备与传播系统外部社会因素及内部各要素进行沟通协调的能力，所以在人机互动翻译过程中，人类译者仍然承担着与内外各因素沟通的责任，以及在出现惯习外行为时进行应变处理的责任。“翻译三步曲”充分体现了人类译者在翻译传播活动中的语境适应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四、结语

为满足不断提高的翻译人才质量要求，国家教育部继2007年公布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后，2022年9月又公布设置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专门培养高精专翻译实践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将成为试点高校，助力国家从“翻译大国”向“翻译强国”的跨越。当新时代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遇上新世纪的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时，翻译人才同时面临着来自翻译行业的机遇和来自信息行业的挑战。上层设计已经搭建，呼唤各基层高校积极响应落实，及时了解智能化机器翻译的行业服务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教学方案，培养行业需要的翻译实践和把关人才。
参考文献:
[1] 齐鲁壹点. 科大讯飞刘庆峰谈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将超过英语八级[EB/OL]. (2018-08-07)[2023-01-02]. http://www.qlwb.com.cn/detail/8625497,.

[2] 傅敬民, 谢莎. 翻译技术的发展与翻译教学[J]. 外语电化教学, 2015(6).

[3] 胡开宝, 王晓丽. 语言智能视阈下外语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路径[J]. 中国外语, 2021(6).

[4] 李芸昕, 范武邱. 面向语言服务产业的翻译硕士培养体系建构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1).

[5] 黄立波.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语言智能与外语教育[J]. 中国外语, 2022(1).

[6]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 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 2018机器翻译与人工智能研究报告[R]. AMiner. Org, 2018: 2, 9-19.

[7] 刘洋. 神经机器翻译前沿进展[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7(6).

[8]杨俊. 机器翻译革命强势来袭[EB/OL]. (2018-09-10)[2023-01-19].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9/10/c_129950520.htm.

[9]叶赟. 同声传译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EB/OL]. (2018-09-19) [2023-01-19]. http://gov.eastday.com/ldb/node13/node15/u1ai415459.html.
[10] Ressi,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 & Limitations [M]. Trans. Erroll F. Rhod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4-38.
[11] 赵璧. 积极应对，多元创新---“人工智能的挑战与翻译专业的发展” 高级论坛综述[J]. 外国语, 2019(6).

[12] 肖维青, 冯庆华. 《翻译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解读[J]. 外国语, 2019(5). 

[13] 王华树. 翻译技术100问[M]. 北京: 科技出版社, 2020.

[14] 赵会军, 林国滨. 机器翻译智能化的语言学路径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2).
[15] 胡开宝, 李翼. 机器翻译特征及其与人工翻译关系的研究[J]. 中国翻译, 2016(5).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Core-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LI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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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machine transl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By analyzing 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s of four typ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namely rule-based, statistics-based, example-based and deep-learning bas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good translation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high efficiency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to give play to the quality control role of human translator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forms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 In order to enable translators to play the gatekeeper’s role in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era,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in colleges must focus on the core competences required by learners to become translation gatekeepers. On the one hand, they should cultivate their competence of skillfully using translation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sustainably improve translation learners' competences of applying their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dapting to the context, and communicating in across-cultural environment, so as to cultivate diversified language service professionals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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